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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工艺驱动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 

——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为例 

龚翔
1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430079) 

【摘 要】传统村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再生、不可取代的重要资源。随着城镇化建设迅猛且快速地推进，数

百年来形成的富有民族文化和鲜明特色的古老村落，正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危机、文化危机以及生存危机。以雷山县

控拜“银匠村”为对象的调研，通过厘清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核心要素，分析当下控拜村面临的现实境遇，对当地

保护与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进行探索，认为民间工艺驱动型传统村落应通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借助政策红利深化村落生态保护等路径，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提升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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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的未来我国

城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201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第一次联合开展了我国村落的摸底调查，经过层层筛选，

最终公布了 646 个极具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名录，至今已有先后四批共计 4157 个村落被列入其中。对于入选的村落，国家层面

给予了优厚的政策红利，各级政府也随之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纷纷投身于守卫农耕文明记忆的浪潮，传统

村落的保护工作已从国家顶层设计发展到大众参与的全民运动。然而，2015 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提及了一个

触目惊心的事实:近十年期间，我国的自然村落已经从 363 万个锐减至 273 万个，90 余万村庄消失于人们视野之中，迫于生计压

力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大量传统村落出现空心化或村落风貌被破坏等现象，进而直接导致传统乡土文化的延续出现断层。 

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传统村落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方式显然已开始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外界因素的刺

激下，当地村民显得无所适从。毋庸置疑，自古以来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在农村，村落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景观形成于农耕

文明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凝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记忆,是承载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阵地。同时，随着国际社会竞争日益凸显，如

何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大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高效合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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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代课题。因此加强村落保护、促进文化传承的同时因地制宜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以促进传统村落社会、经济、

文化协同发展，让传统村落的文化守护者真正得到实惠，才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 

二、控拜村活态保护的内涵 

控拜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中部的雷公山腹地，建于明朝时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苗族聚落，村落苗族文化浓郁，传

统建筑风貌也保存尚好。村落由上寨、中寨、下寨三个寨子组成，杨、龙、潘、李、穆五大姓氏成员组成了当地族群。控拜村

的银饰工匠们世代传承着别具一格的锻制技艺，该技艺于 2006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控拜村又人选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被誉为“中国银匠第一村”。该村是较为典型的民间工艺驱动型村落。 

(一）核心价值认定 

第一，历史与文化价值。笔者在控拜村中寨调研中发现中寨立有杨家家谱碑，碑文中记录了杨姓先祖迁徙、起义的重大历

史源流。大致内容如下:“由于战乱为了生存，先祖从长江中下游迁徙至榕江，后由于明统治者的压迫，杨姓先祖跋山涉水来到

控拜开田、盖楼。清雍正八年，迫于清政府残暴统治，杨姓先祖枉汪聚众反清，最终由于实力悬殊导致了战事失败，控拜村被

付之一炬。直到后期天下大赦，杨氏族人才得以返回故土。”从历史与文化价值来看，控拜村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佐证，

更是苗族人民反抗封建王朝压迫的英雄史诗。 

第二，社会与科学价值。控拜当地五大姓氏的共生发展，是典型的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宗族社会结构。至今，控拜村在家

族长老的带领下继续过“鼓藏节”、“吃新节”、“招龙”等民俗节庆。推选出来的“鼓藏头”大多是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

当村民之间遇到矛盾首先就会考虑到请“鼓藏头”居中调和、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控拜村的苗家吊脚楼建筑群也有着较高研

究价值。我国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人居环境科学的人文思考》，以北京菊儿胡同为例阐释了如何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发

扬民族的文化精神[1]。控拜村吊脚楼建筑群的选址、修建使居民、建筑、生态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有机整体，蕴藏着古代苗族

同胞建村安寨时“占山不占田”、“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思想。 

第三，艺术与经济价值。控拜村银饰锻造技艺大多是宗族内部传授，代表着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审美情趣，在追求差异化、

个性化的今天，充满少数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具有不可小觑的经济价值。戴维•思罗斯比在《经济学与文化》中指出，文化遗产

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具有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双重属性，应当学会从两个不同维度来考量遗产项目所带来的净收效益[2]。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银饰锻制技艺一方面是当地苗族同胞生活保障的技能，也是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凝结了的劳动人民智

慧结晶，是区别于其他民族、部落的特定文化符号。在控拜村的活态保护工作中，我们不能只关注村落建筑风貌等物态遗产的

保存与修复，更应充分利用村落的多元文化遗产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当地较贫困现状，以促进村落可持续发展。 

(二）特色文化传承 

西江镇大沟乡自古以来就因银饰锻制工艺远近闻名，尤其是麻料、控拜、乌高三村尤为突出。当地人将银饰锻制技艺称为

“打银子”，在大多数男性村民看来这与农耕相同，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关于控拜村银饰锻制技艺的大面积

推广要追溯到清雍正十三年“控稗①之战”，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碑文记载内容。战争在客观上是控拜成为银匠村的时间节点和文

化契机，“控稗之战”后的生存环境与历史记忆，是控拜人“弃农学艺”的缘由。[3]回迁至此的苗族先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良田，

迫于生计开始向族群中有手艺的老一辈学习银饰工艺，并流传至今。2 

                      

①“控稗”即“控拜”，是清朝时对当地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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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拜村银饰的功能来看，首先是苗族妇女对“美”的追求。众所周知，苗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苗族妇女从孩童时期就

会在女性长辈的教授下学习刺绣、蜡染、挑花等传统技艺，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为自己制作出嫁时穿着的“盛装”。与之配套

的银质装饰品也不可忽视，头饰、首饰、身饰、衣帽饰缺一不可。其次，银饰具有彰显财富的寓意。苗族先民自古以来对白银

就有着特殊的偏爱，在苗族古歌《运金运银》中记载到:“运金运银来西方，运来金银百把万...青年用银来成家，爹娘拿金来

致富…”[4]史诗中苗族先民将“银”视作与“金”对等的财物也证明了银饰是财富的重要象征。但由于当地没有较大规模的银矿，

原材料多数来源于外界采购，且纯银饰品交易价格较高、受众面小,导致控拜银饰工匠逐渐开始用“苗银”替代“纯银”锻制银

饰。用“苗银”制作出的银饰作品同样也光彩夺目，这对于生活条件较差的家庭而言同样表达了拥有财富的美好意愿。最后，

就是控拜村银饰作品特有的纹饰符号。纹饰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纹饰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纯美术作品，而是含有相当复杂的

深层含义的象征符号”。[5]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控拜村银饰作品图案涵盖了流水、花草、蝴蝶等，对于不同纹饰的表达意义

笔者从调查中得到解释。 

被调查人：龙金玉，男，52 岁，控拜村“鼓藏头”龙鼎江之子，雷山控拜村龙金玉银饰加工厂负责人。 

“我父亲以前是控拜村教师，银饰锻制技艺是从父亲那儿学来。过去只知道模仿父亲作品中的纹饰，后来发现不同饰品中

的纹饰差异，我开始觉得好奇。听父亲说，蝴蝶纹饰是因蝴蝶妈妈传说而来，祈福多子多孙之意。流水纹是因为我们民族迁徙

后长期居住在山上（险要之地），对流水充满感恩。而花草是期盼居住环境的美丽。” 

精湛的银饰工艺、神秘的审美情趣，反映出了苗族人民独有的文化特质，更是当地苗族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控拜银

饰不仅作为触媒激活了村落文化生命力，特色文化的传承也是未来村落活态保护工作中重要的核心要素。 

(三）和谐社区发展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传统村落的选址布局和景观聚落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人文历史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的。“高山苗、亲水侗、彳乞彳

老住在岩奋見”，正是对少数民族择居理念的释义。从地理环境来看，控拜村处于地势高峻、山峦延绵且森林资源丰富的雷公

山脉。历史上控拜村长期处于战争迫害和民族迁徙之下，因此易守难攻的村落选址“规则”逐步形成，村落的整体自然风貌也

延续至今。苗族村落选址的考量是“山、水、林、田”的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控拜村“一山一岭一村落”的特点，且特别注

重对山体的保护，主动避免开山、采石、乱砍滥伐等行为。再者，村落内部的山地崎岖不平，控拜先民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以修建吊脚楼的方式巧妙解决了山居平地不足的问题。控拜村的巷道肌理也是自然环境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子内部的道路都

是根据房屋建成以后村民惯常的足迹修建的，虽没有固定模式，但方便出行、适应环境。 

2.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传统社会过去有着“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说法，尤其是少数民族基层社会更是如此。根据

调查，控拜村是典型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发展的村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在村落社区的治理与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

作用。一方面，村委会在组织带领村民进行精神、物质文明建设与推行民主政治工作中起到了引导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五大姓氏中年长且较有威望的“鼓藏头”在村落日常生活和协调村民矛盾问题上同样具有一定发言权。目前，控拜村一共有四

位“鼓藏头”，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算是当地老一辈“文化精英”。平日他们大多在家安享晚年，每当村子的重大民俗

节庆或族群内部出现不协调声音的时候，则会出面主持和调解。 

被调查人：龙鼎江，男，67 岁，控拜村“鼓藏头”，退休教师。 

“很多时候龙家晚辈之间会产生矛盾、纠纷，有些人愿意去找村委会解决问题，也有些人愿意来找我为他们调解。印象中，

家庭财产分配、媳妇和婆婆吵闹、丈夫不劳动好多事情都遇到过，有些村委领导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也会来找我。”当地经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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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多为手艺出众的银匠，他们大多到临近的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开店经商，当村子里有重要活动的时候返回参与。控拜村政治精

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协同合作，带领村民进行村落建设，追求人与自然、人与村落的和谐发展。 

三、控拜村活态保护的现状分析 

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历经 30 年余，尤其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来，政府对传统村落做了大量保护工作也取

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村落空心化等因素制约，村落活态保护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部分村落风貌

遭到毁灭性破坏。下文根据田野调查情况对控拜村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机遇、挑战进行 SWOT 分析： 

(一）“S”——自身优势 

毋庸讳言，控拜村最大的优势就是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保存尚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由于控拜村地理环境偏僻、旅游开发起步

较晚，村落内部的文化空间保存较为完整。目前，控拜村民大多使用苗语进行交流、沟通，少数曾经或者现在外出经营银饰买

卖的村民才会说普通话。每逢民俗节庆或重大事件，在外的控拜人都会赶回村子与寨中亲朋好友一同度过，具有极高的民族文

化认同感。村寨中银匠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手艺精湛的匠人在族群内部也有更多的话语权。由于有“中国银匠第

一村”之美誉，控拜银饰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省内外甚至国外的博物馆专程来控拜村请银匠打造

银饰作品进行展出。随着黔东南民族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特色纪念品作为旅游六要素之一“购”的核心元素发挥着愈来愈重

要的作用。有特色、高品质且内涵丰富的旅游商品比起假冒、低劣、同质化的商品更受游客青睐，因此控拜银饰作品的需求量

也逐年递增。 

(二） “W”——内部劣势 

控拜村 90%的男性村民都从事与“打银子”相关的工作,但收人却大相径庭。当地银饰通常以“克”为单位进行交易，价格

从 5元每克到 30 元每克不等，作品的创作者和精美程度是定价的主要参考，也不乏有公司或博物馆专程向传承人定制。出自传

承人之手的作品往往比其他作品更具市场，价格甚至高出好几番。当地村银匠对此情况持一定疑惑态度，他们认为在手艺方面

并不存在太大差距，受知名度影响他们的作品不能得到太多关注与认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自己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当地

银饰产品的定位较低、附加值不高，真正的精品、名品缺失。虽然控拜村银饰锻制技艺大多是子承父业的模式传承，但由于宗

族血缘和人际关系密切，技艺逐步成为了“公共财产”，这也导致当地银饰作品在类型、外观上存在一定同质化现象。银匠除

私人定制的作品会按照顾客提供的图案进行创作，其他量产作品在外观上缺乏创新，对知识产权的维护观念也有待加强。再者，

村落内部银饰锻制还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且联动性较弱，银匠之间各自为战的现象明显，难以发挥“银匠产业”的集群优势效

应，直接影响了民间工艺驱动型村落活态保护与发展进程。 

(三） “O”——发展机遇 

当下控拜村活态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包括:首先，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重大机遇。一方面是“十三五”规划纲

要提出：“推动民族地区健康发展……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纲要的实施为传统村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另一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对未来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核心要素也成为新时期乡村发展的目标导向。其次，近年来黔东南以特

色民族文化资源为依托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中心的雷公山原生态苗族文化区建

设已初具规模，控拜村作为我国苗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也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再次，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

兴起，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将拥有更多转换为文化资本的空间和平台。“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成功推广为贵州省少数民族

文化的对外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控拜村应抓住时代机遇，积极打造一^批优秀的本土“文化品牌”，发挥龙头效应以带动全村

银饰产业健康发展。最后，“互联网+”平台的普及对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过去控拜银匠往往因为营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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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显得无所适从，景区高昂的门面租赁费用也让很多手艺人望而却步，而通过网络平台销售银饰作品不仅能够规避此类问

题的发生，也能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进行产品推广。. 

(四）“T”——面临挑战 

旅游市场的火爆为控拜村银饰锻制技艺带来了更多的商机，村民总体收入与过去相比也有了大幅提升。但随之出现的是大

量村民举家迁往凯里、西江等城镇中心经商，常驻村子的年轻工匠群体逐年递减，村落空心化现象已成为控拜村活态保护工作

中的“毒瘤”。另一方面，由于传承人认定的限制与影响，很多银匠无法在社会层面得到身份认同。耗时长、投人多、回报少

的困境让一部分银匠宁可让子女外出务工，也不愿意后代继承衣钵，“打银子”已非当地群众唯一的生存手段，放弃学艺的青

年大有人在，这显然不利于民间工艺驱动型村落活态保护与永续发展。在调查中还发现，现代工业技术已被当地银匠所接纳,大

多数作品都是半自动、半机械化机器的产物。“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

现了标准和和大众生产。”[6]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独特魅力在于工匠将文化符号与手工技艺浑然天成的融合，标准化生产的银

饰作品显然与非遗“生产性保护”的理念背道而驰。 

四、控拜村活态保护的路径 

(一）开发特色旅游产品促进村落活态保护 

传统村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良好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在发展文化旅游时应抓住景区与社区共生共存的特性，规避

过度景区化、遗产商业化，认清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环境维护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才是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开发的科学路径。控

拜村因其特殊的地理地貌和村落规模，决定了无法复制“西江模式”开发文化旅游，但适度的“体验游”模式未尝不是解决难

题的有效途径。相比于普遍性的文化旅游，体验游更注重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旅游产品、旅游方式的参与度，并通过亲身参与

其中获取更为深刻、与众不同的体验感，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 家庭亲子体验游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髙，人们对于子女的教育、家庭关系也愈来愈重视，都市孩子的知识来源大多通过课堂上的书本，

通过开展传统村落亲子体验游不仅可以提高孩子们动手、自理、交际能力，更能加深父母与孩子的感情。可通过与旅游社合作

定期招募家庭入村，打造以“银饰锻制”为主题的亲子体验旅游产品，全程参与作品样式选择到银料熔接再到银料锻造、拉丝、

焊接等流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最终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银饰作品。在此过程中，还可以请控拜知名的银匠对各家庭的作品进

行评分、颁奖，以此激发民众对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的认同。 

2. 团队协作体验游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与员工凝聚力，不定期带领企业团队外出旅游已成为当下潮流。控拜村

银匠群体可尝试与旅行社或网络平台合作，向企业推广团队协作体验游项目，形成联动发展模式。具体来说，企业可按照不同

部门将员工分为几个小组，分别在当地推选的银匠带领下完成同一件较高难度的银饰作品并进行综合评分，企业也可根据名次

对优秀团队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这样的模式能培养更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团队协作体验旅游产品的开发成本并不算高，对当

地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也能控制在“红线”内，这样的开发模式对控拜村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以及村民脱贫致富都有一

定促进作用。 

(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强村落活态保护 



 

6 

民俗文化是各族人民世代传承，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与文化空间之总和。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想要实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理应思考如何让民俗文化得到“活态传承”。在保证原真性的前提下，应当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市

场需求相接轨，不断融入创意元素，大力发展文化密集、附加值高、整合性强的文化创意产业。这不仅能够对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创新性传承，又能对异质文化进行有效吸收与融合，从而使民俗文化在服务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兼具“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 

银饰锻制技艺是控拜村的一项特色工艺，且村落内部能够熟练掌握的银匠群体庞大，基础条件较好，将其作为当地活态保

护的主导驱动模式是促进当地发展行之有效的科学途径。但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以及手工技艺本身的师承关系，目前控拜村的银

饰锻制大多局限于家庭内部制作和小作坊的形式，与真正开展饰品加工、制作的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在具体的实

施过程中，当地政府应主动承担起“牵头人”、“引导者”的重任，制定相应政策并给予当地银匠相应补助，激发民众传承技

艺的积极性，促进村民回流。可在当地建设银饰技艺传习基地，开办非遗传承培训班，注重宣传打造控拜村原产地的品牌形象。

以市场需求为基本导向，通过搭建平台，解决产品的销路问题，引进企业投资，创新银饰作品造型，并扩大产品生产规模，从

产业链如何延伸、完善的维度入手，解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 

另一方面，目前控拜村银匠锻制的作品大多与头饰、服饰、装饰相关，生活物品方面的创作缺失严重。事实上随着物质生

活的改善，都市中不少家庭对生活物品的品质追求越来越高，例如银质器皿、银质餐具等。控拜村银匠群体应当充分利用“互

联网+”平台，深入了解市场实时动态。与此同时，当地政府还应定期组织银匠群体学习、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事宜。“对

于具有与‘难开发、易复制’特点的手工艺产业而言，只有用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确认和保护文化产品组织者和创造者的

合法权益，才能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7]银匠的创意和传统的手艺是控拜村银饰锻制技艺延续生命力的重要内核，

而知识产权正是其中的核心资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借助政策红利深化村落活态保护 

近年来，“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为贵州省发展指明了方向，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应紧紧抓住

时代机遇，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推进村落文化的传播，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大飞跃。 

1. 挖掘特色文化，激活村落自身“造血”功能 

控拜村处于雷公山腹地，属于较贫困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利用好优势资源，深人挖掘文化内涵促进脱贫攻坚是关键任务。

笔者认为，控拜村的精准扶贫应当与保护发展规划相结合，在保护方面，要对村落风貌包括山体、水体建筑、街巷、文化空间

进行整体性保护;在发展方面，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强“教育培训强手艺”的发展理念，在以银饰锻制技艺为核心产业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村落资源条件，挖掘特色文化，致力于将控拜打造成“一村一品”式的美丽乡村。除前文中提到的发展特

色乡村旅游产业外，还应当引入“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等举措。具体可包括积极制定完善的“非遗+”计划，充分发挥非

遗的文化、经济属性，多手段助推传统村落“生活富裕”的实现。在提高贫困地区民众知识技能水平方面，各级政府应加快化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增加文化服务内容的知识含量与服务的准确性，进而在未来传统村落发展中，激活村落自身“造

血”功能，实现村落脱贫致富。 

2. 强化“互联网+”思维，为村落产业发展提供数据平台 

一方面，政府可通过与专业的数据公司合作对全省 546 个传统村落建立数据库，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对传统村落进行建档

调查，并对各村落的基本情况、特色文化、资源禀赋、所遇困境以及未来发展规划作系统梳理，通过云计算技术对这些“有意

义”的信息进行筛选、处理，从而对传统村落进行科学研究、技术设计最终制定出合理决策。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云上贵州”

工程进村落的安排部署，借此向公众开放传统村落数据平台，尽快实现村落 4G 网络的覆盖。目前，控拜村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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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还有待提高，通过“互联网+”能够让更多人关注村落发展，也能够吸引更多受众参与到村落保护的工作中。 

此外，“互联网+”也将为控拜银饰产业的发展、产品销售提供有利的市场对接基础条件。过去黔东南州受地理交通条件等

因素限制，许多村落都“养在深闺人未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潮流下，传统村落理应把握好时代机遇，利用自身优势资源

实现经济腾飞。相关部门应当积极牵头搭建村落电商平台，对传统村落中生态农产品、民族工艺品、歌舞演绎汇集等具有市场

经济价值的产品进行推广。特别是要对有“产品”、无“技术”的村落进行专门的指导与帮扶，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打造

“一村一品”、“一村一店”等品牌，从根本上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3.坚守生态底线，实现自然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黔东南州自然生态环境优美,素有“森林之州”的美誉，自然遗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理应坚持以“生

态宜居”作为发展的原则，坚持守护好生态“底线”，同时也要加强村落内部环境保护。只有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

方能“看得见水、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村落大健康产业。黔东南州作为贵州省中草药材的主要产区，

有着“天然药库”之美誉，雷公山腹地更是有着丰富的药材资源，至今仍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苗族医药。在全省大力推广

“大健康”产业的时代背景下，雷公山养生示范基地建设为控拜村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了较好机遇。村落发展中可以结合控拜村

天然地理环境，有针对性地种植一些中草药材。另一方面，可依托苗族医药文化资源，将银饰产品与养生产品联合研发，例如

镶银边的苗药保健枕、带有美丽纹饰的助睡香囊等等。同时综合运用新媒体等媒介的传播优势，利用微博、微信、(X!等社交网

络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并细分客源市场凸显出当地与众不同的健康产业，以促进村落保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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